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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子觉得自己被一泡尿憋得慌，便去找厕所。他很容易

就找到了，但那个厕所总是朦朦胧胧的。他好像从没有见过

这个厕所。他有点犹豫不决。他想让自己拿定主意，可头脑

模模糊糊的，生不出清醒的意识来。尿越来越憋人，小腹一阵

阵刺痛，伴随着，还有一种麻酥酥的感觉。他搞不清楚自己的

这泡尿是撒呢还是不撒。他觉察到自己的身体很沉重，仿佛

被捆绑了似的。他想挣扎，可意念似乎又不特别清楚。一会

儿，这些感觉又慢慢地消失了⋯⋯这是深夜时分。

城市在酣睡中。秋风好像无家可归的流浪者，在无人的

大街上游荡着。夜真是寂寞。发蓝的灯光毫无生气，疲惫地

照着光溜溜的大街。秋风摇着梧桐树，于是大街上就有斑驳

的影子在晃动，像是一个灰色的梦。偶尔有几片枯叶离了偎

依了好几个月的枝头，很惶惑地在灯光下晃动着。其情形，像

一片薄玻璃片扔进水中，在水中忽左忽右地飘忽着下沉，不时

地闪出一道微弱的亮光。它们终于落到地上的枯叶里。当风

大了些的时候，这些枯叶就顺着马路牙子往前滚动，发出干燥

而单调的声音，把秋夜的静衬得让人感到寒丝丝的。

仿佛在极遥远的地方，传来一声火车的汽笛声。

这里有一座高大而古老的天主教教堂。教堂顶上，那个

十字架在反射到天空中的半明半暗的灯光中，显得既哀伤，又

庄严神圣。在深邃的夜空下，这个凝然不动的简洁的符号，还

显出一派难言的神秘和威慑力量。

在教堂的背后，沉浮在夜色中的，是一座座高大的现代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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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。它们的高大，使人有一种渺小感和一种恐慌感。它们

是在仅仅几年的时间里面，令人吃惊地矗立在人们的视野里

的。它们把辽阔无垠的空间变得具体了，也使空间变得狭小

了。它们使人无法回避。但这个城市里的人，并不都知道，这

些建筑在白天或是在黑夜，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。这些建筑

的不断凸现，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变化，仿佛它们是属于另

外一些对他们来说十分陌生永不可沟通的人的。

与教堂的神圣以及这些建筑的高大形成一个极大的反

差，明子他们师徒三人所栖身的小窝棚，在这夜色中，就显得

十分猥琐和矮小了。

小窝棚搭在距教堂不远的一座大楼后墙下的一片杂树林

里，是他们用从建筑物的废墟上捡来的木头、油毡和从垃圾堆

里捡来的塑料薄膜以及纸箱板等搭成的。白天，当明亮的阳

光把大楼照得更加华贵时，它看上去，就像是一大堆垃圾。

他们来到这个城市已经半年多了。至今，明子对这座城

市还是没有一点熟悉的感觉。他觉得这个他生活于其中的世

界，是遥远的，陌生的，永不可到达的。城市对他来说，是永不

可解释、永不可捉摸的，是可望而不可及的。有时，他隐隐地

还感到了一种恐怖感和一种令人难受的压抑和悲哀。他在小

豆村生活了十六个年头，很少想到在两千多里地以外还有这

样一个世界。他原以为，世界本没有多大。他六七岁时，甚至

认为，这个世界除了小豆村，只还有一处地方，离小豆村大概

要走一天一夜的路程。世界就这么大。当半年前，他和师傅、

师兄又坐汽车又坐火车地行了两天两夜，被抛到这座城市时，

一方面他感到惊奇和激动，一方面又感到晕眩和紧张。这个

在小豆村机灵无比的孩子，常常显得局促不安、愚蠢可笑。他

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卑下心理。当他很呆笨地站在大街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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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呆头呆脑地混在人流中时，本来就生得瘦小的他，就觉得自

己更加瘦小了。那种隐隐约约却紧追不舍的自卑感，一阵一

阵地袭击着他的心灵。

他常常地想念那个平原上的贫穷不堪但却让他感到自足

的小村子。

但回去是不可能的。他们必须生活在这个并不属于他们

的世界。

夜在一寸一寸地缩短。

明子又觉到了尿憋人。他又朦朦胧胧地见到了厕所。这

回，来不及再考虑了。当厕所的形象一出现，几乎就是在同

时，尿就又急又冲地奔流出来了。尿热乎乎地在身体下部的

一条渠道流动着，又把一种微痛但很舒服的感觉散布于腹部

乃至全身。他有一种说不出的好感觉。他没有想到尿尿竟是

这样一种让人愉快的事情，当终于尿完时，他的身体像绷紧的

弦松弛下来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觉得身子下面有点温热，心微微紧张了

一下。

两只猫在不远处的垃圾箱里同时发现了一块什么食物，

抢夺起来，并在喉咙里呼噜着，各自警告着对方。后来竟互相

厮咬起来，不时发出凄厉的尖叫声。

明子突然一下醒来了。身子下面的温热感也一下子变得

十分明确。一个意识猛然跳到脑海里：尿床了！

他用手摸着褥子，证实着尿湿的面积。情况真使他害臊

和不安：褥子几乎都湿了，并且湿得很透，能绞出水来。

他一动不动地躺在湿乎乎的褥子上。

他几乎是肯定地觉得，与他同睡一个被窝抵足共眠的师

兄黑罐，此时此刻，是醒着的，并且正在十分清楚地用后背忍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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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着那腌人的潮湿。

明子心里有一种深深的歉意。

明子的印象中，上次尿床距今大概才半个月时间。

这个坏毛病，像沉重的阴影一样，一直撵着明子，使他很

小时就有了一种羞耻感。随着一岁一岁长大，这种羞耻感也

在长大。明子的身体发育得很不好，又瘦又小，像一只瘦鸡，

走起路来，显得很轻飘。他的脸色总是黄兮兮的，眼睛深处驻

着不肯离去的忧郁。这大概与这毛病总有点关系。

明子认定，这个毛病是过去喝稀粥喝出来的。

在明子关于童年的记忆里，有一个很深刻的记忆，那就是

喝稀粥。家里的日子过得十分窘迫，一天三顿，总是喝稀粥。

那是真正的稀粥！把勺扔进粥盆里，能听到清脆的水音。如

果用勺去搅动一下粥盆，会瞧见盆中翻起的水花，在水花中稀

稀拉拉地翻动着米粒。他很小的时候，就能自己用一双小手

抱着一只大碗喝这稀粥了，直喝到肚皮圆溜溜的，像只吃足食

的青蛙。如果用手去敲肚皮，就像敲着一只牛皮鼓。晚上那

一顿，尤其喝得多。不知怎么搞的，小时候是那么困乏，一上

床就睡着，一睡着就醒不过来。困乏与尿多的矛盾的直接后

果就是尿床。天长日久，就成了习惯，夜里有了尿，就不由自

主地流泻出来。

明子长到十岁以后，这个毛病虽然好了些，但却一直不能

根除。

当自己用身子去焐干湿漉漉的褥子时，明子有时甚至对

自己有一种深深的仇恨。

离家之后，明子总是小心翼翼的。他不能让师傅发现尿

床。在他看来，师傅是凶狠的，甚至是可恶的。他不愿看到他

满脸恶气的脸色。晚上，他尽量少喝水，并尽量迟一点入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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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睡之前，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往外跑，哪怕是一滴尿也要

将它挤出来。可是，这并不能杜绝这一毛病的再现。如果，

他一人独自睡一张床，也许能使他的心理负担小一些。然

而。这小小的窝棚，只勉强够放两张床，师傅自然要单独占

一张，他不得不和黑罐合睡一张，并且不得不和黑罐睡一个

被窝，因为他们两人只有这一床被子。他家匀不出一条被

子来让他带上。

明子把双腿张开，把双臂摊开，尽可能多地去焐潮湿的褥

子。他的臀部和后背已感到火辣辣的腌痛，但他只能一动不

动地忍受着。他睁着眼睛，很空洞地望着棚顶。他想让自己

想一些事情和一些问题，可总是不能很顺利地想下去，常被臀

部和背部的火辣辣的灼热感打断。

黑罐也一动不动地躺着。

明子知道，这是黑罐在默默地忍受着痛苦，而装出根本没

有觉察的样子，以使他不感到歉意。可是明子在明白了黑罐

的这番心意之后，心里却越发地感到羞愧和歉疚。

明子歪过脑袋去看睡在棚子另一侧的师傅。远处折射到

窝棚里的灯光很微弱。明子惟一能看到的，就是师傅那颗摘

了假发后的亮光光的秃脑袋。“三和尚！”明子在心里情不自

禁地默念了一声，觉得这名字很有趣。他无聊地玩味着“三和

尚”，暂时忘了身下的难受。明子和黑罐在背后开口闭口都称

师傅为“三和尚”。他们觉得他就应该叫“三和尚”“。三和尚”

这个名字最自然，最真切，最得劲。

三和尚心中似乎有什么重大的怨恨，翻了一个身，从胸膛

深处长长地叹出一口气来。有一阵，他似乎呼吸有点困难，吸

气出气，都变得急促和沉重，还夹杂着痛苦的呻吟声，像是在

梦魇中挣扎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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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子感到有点害怕，禁不住靠紧了黑罐。

明子觉得他和黑罐与三和尚之间有着一种冷漠，有一种

敌对甚至仇恨的情绪。他和黑罐有一种结成同盟以抵抗三和

尚的凶狠和喜怒无常的默契。

明子被煎熬着，等待着天明。

在这似乎漫无尽头的煎熬之中，明子的灵魂也在静悄悄

地增长着韧性。心底深处的羞耻感，却在激发着种种可贵的

因素：自尊、忍耐、暗暗抗争、不低头颅、不受他人欺骗、怜悯一

切受苦的人⋯⋯痛苦反而使他对人生和生命有了这种年龄上

的孩子所没有的体验和成熟。若干年以后，当他成为一个堂

堂正正、地地道道的男人时，他会感谢身体的痛苦和童年时受

到过以后还将不断受到的生存和生活的苦难的。

他平静地坚持着。

黑暗在渐渐淡化，城市在慢慢苏醒。

三和尚的秃顶更加明亮起来。明子甚至可以借着天光看

到棚子角落上挂着的假发。明子记得，一到这座城市不久，三

和尚就到处打听着哪儿卖假发。这件事对他来说似乎实在太

重要了。仿佛他此次远行，不是为来干木匠活，而是专为买假

发来的。那天，明子和黑罐正在收拾棚子，一个中年汉子倒背

双手，大摇大摆地走到了他们面前。他们只顾收拾棚子，没有

理会这位中年汉子“。嘿，黑罐、明子，你们眼瞎啦！”明子、黑罐

略一吃惊，掉过头来，镇定细瞧：三和尚！三和尚咧嘴笑着，有

几分得意，又有几分难为情。明子第一次发现，三和尚原也是

一个长得很有风采的男人！那乌黑乌黑的假发，完完全全地

覆盖了那丘“不毛之地”，使他一下子年轻漂亮了许多。当三

和尚转过身去，请明子和黑罐欣赏时，明子忽然看出了破绽：

那假发只不过像顶帽子，遮不住后颈和耳根旁的光溜，边缘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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刷刷的，反而将那儿的光溜衬得格外光溜，让人看了心里别

扭。当三和尚一伸手，像揭掉头皮一样，将假发一把抓下时，

明子感到了一阵恶心，浑身起了鸡皮疙瘩“。猜猜，多少钱？”

明子和黑罐猜不出“。一百八十块！”这个数字让明子和黑罐

感到咋舌。再说，三和尚又是个吝啬鬼，一分钱不是掰开花，

而是数着格子花，怎么竟下狠心掏一百八十块买这么个玩意

儿？但明子后来有空回想那次他在芦苇荡里见到的情景时，

他完全理解了三和尚这一空前绝后的慷慨行为。从此，三和

尚出门必戴假发，并且在黑罐从垃圾堆捡回的那块破镜子前

好一阵调整和端详。

远处楼上，谁家违抗居委会的规定而偷养的公鸡叫了。

从门缝中漏进的曙光，使煎熬了半夜的明子心里产生了一种

冲动。

三和尚从被窝里伸出胳膊，很难看地打了一个哈欠，然后

眼皮上翻，去望他的假发。他的眼神告诉人，每当他凝神望着

它时，他心里会泛起许多往事，许多情绪。对于他来说，它的

意义似乎是无比丰富和深刻的。

三和尚忽然皱了一下眉头，用劲嗅了嗅鼻子“：哪来一股

尿臊味？”

明子紧张了一下，没有吭声。

三和尚支起身子，又嗅了嗅鼻子“：确实有一股尿臊味！”

明子闭上眼睛。

“黑罐、明子，你们听着，以后常洗洗你们的大腿裆和臭

裤衩！”

“我们洗了。”黑罐答道。

“那哪来的尿臊味？”三和尚掀起自己的被子闻了闻说，

“以后夜里再撒尿，跑远些撒，别在门口撒。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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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罐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天亮啦，起吧，洗把脸，一起到路口小摊上吃油饼喝豆腐

脑，吃完了，明子直接去等活，黑罐跟我到那个绝八代的人

家接着干。我天南海北，做了这么多年木匠活，没见过这么

抠门的人家！”

明子等黑罐起了床，才起床。他把被子放平，盖住了

褥子。

三人走出门大约一百步远，黑罐说：“你们先走，我觉得

凉，回去取件褂子。”说完，掉头便回。

明子站住了。

“倒知冷知热的。我们先走。”三和尚说。

“我等一等他。”

“也好，省得这个笨蛋又走迷了路。”三和尚说罢，独自一

人前头走了。

明子往回走了几步，远远地看见黑罐从棚子里抱出了褥

子，将它晾到一根树枝上。

明子心中充满了感激。

十字路口。

这里是繁华地带，有三路公共汽车、两路无轨电车经过，

整日车水马龙，川流不息。

南北马路的一侧，云集了从各地来的木匠。各种各样的

牌子，或斜倚在马路牙上，或挂在路边树上，还有挂在胸前的。

上面或写着“可做最新款式家具，手艺精到，价格合理”，或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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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“来自南方，手艺高强”，或写着“包工包料，令你全家满

意”⋯⋯这些木匠大多兼做漆匠，因此，马路牙上放了一溜擦

得透明照人的各种颜色的漆板。

他们在这里等活。

这个地点，似乎不是某个管理部门指定的。他们来到这

里，是一种无言的默契。他们必须给这个城市的市民造成一

种强烈的印象和记忆：如有木匠活，就到这里来找木匠。而且

只有到这里来，才能找到木匠。不知不觉之中，这里就成了一

个劳工市场。他们像路上行人一般在不断流动，找到活的便

离开这里，没有活了就到这里等活，一些木匠走了，一些木

匠来了，有些木匠可能因为生活维持不下去而回了老家，永

远也不会再回这儿，但这个市场却永不消失，而且趋势是人

越来越多。

他们操着各种各样特征鲜明的口音，在互相对话，在向路

人询问是否有活可做。他们中间似乎没有太大岁数的，大多

为年轻人或像明子这样的半大小子。这原因大概是因为老年

人已没有走出熟地去闯荡世界的心境和勇气了。半大的小子

又似乎特别多，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干活还不太在行，师傅便派

他们来这里等活。

当他们全部闭口不言时，谁也不能判断出他们各自来自

何方。在城里人的眼里，他们太相像了，一样的脸色（粗糙，贫

血，缺乏光泽，呈黄黑色），一样的表情（木讷，目光呆滞，脸部

缺乏活跃的情绪）。他们的衣着也差不多，还是十多年前这个

城市里的人也曾穿过而今绝不会再穿的衣服。令人不可思议

的是，他们的身材几乎是一律的矮小。他们或坐在马路牙上，

或交叉着双腿倚在树上，或坐在新买来的破旧自行车的后座

上。他们与城里人明确地区分开来，就像一捧大米与一把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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豆那样差别分明。

生活规定好的角色，使他们很难有城里人的高贵神情和

傲慢态度。他们所处的位置是绝对被动的：他们是求别人让

他们干活，是被别人选择的。他们常常听到很气派的一声：

“你，跟我走。”他们又都希望自己能得到一笔生意。因此，目

光里总免不了含着几分恳盼，几分讨好。

明子把六七块漆板放好，将一把锯子象征性地抓在手中。

三和尚总派明子来等活，那倒不是明子不能干活，而是因

为明子有一种机灵和讨人喜欢的嘴巴。那天，三和尚指着明

子的鼻子说“：你小子听着，在这种人堆里混，你那份机灵倒是

很值几分钱的。”

明子与任何一个木匠的神情似乎都不一样。他一点也不

焦急，倒像是来物色人干活的，从这里溜达到那里。他蹲下身

子，看了一会儿几个木匠打扑克牌，又趴在一个安徽凤阳来的

小木匠肩上，看了一大段武侠小说。溜达累了，他就靠树坐

下，脱了鞋，双腿一伸，在太阳光下晒脚丫子。

过来一个人，问“：封阳台吗？”

那人话音未落“，呼啦”一下拥上十几个木匠来：

“封！”

“封！”

“我们是专封阳台的！”

那人问“：价钱多少？”

“这要看阳台大小。”

“价钱好说。”

“不会跟人瞎要价的。”

一个湖南常德来的木匠，抓住那人的自行车车把：“走呀，

师傅，我有自行车，跟你到家瞧瞧阳台再谈价不行吗？”那样



第 11 页

子，旁若无人，好像那人就专冲他来的。

又有好几个木匠，向那人显出更大的热情。

他们紧紧围着那人，都不屈不挠，仿佛那人会跟他们每人

都订下一个封阳台的活似的。

那人非常认真地叙说着他家阳台的大小，又非常认真地

与木匠们讨论着价钱，木匠们也都一个个地认真地与他对话，

都力图给其他木匠们造成一个印象：人家是和我谈生意的。

足足纠缠了有一个小时，那人却说“：我先打听打听，那房

子倒是盖好了，还没分我呢。”便推车走了。

弦绷得紧紧的木匠们，一下子松弛下来：

“这 人！”

“瞎耽误工夫！”

“耍人哪！”

木匠们很气恼，一个个嘟囔着，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。紧

张一解除，一个个显出精疲力尽的样子来。

一直在晒脚丫的明子禁不住“扑哧”一声笑，用一句刚从

这个城市学来的骂人话，轻轻骂了一声。他动了动腿，依然

晒他的脚丫子，饶有兴趣地观看着大街上形形色色的情景：

警察向一个用自行车驮着一个姑娘的小伙子恭恭敬敬地敬

了一个礼，还不等手在空中举定，突然一变脸，大吼一声：

“你们干什么哪？！”

车站的牌子底下，一男一女，全然不管前后左右到处是眼

睛，像长在了一块儿，拥抱在一起，胡乱地吻来吻去，打老远都

能看到他们额上唾沫的闪光。

一辆无轨电车飞驰而过，突然从车窗口飘出一块粉红色的

纱巾来。这纱巾飘了飘，飘到人堆里。城里人真清高，谁也不

去捡这好端端一块纱巾，任它在地上躺着。过了一会儿，来了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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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流着鼻涕、见人直乐、走路直摇晃的傻子，蹲在地上对这

纱巾出半天神，然后把它捡起来，在空中摇来摇去，向马路那

边的人大声嚷嚷，也不知嚷些什么。

明子忽然觉得有人在他的腰间捅着，掉头一看，不禁叫

道“：鸭子！”

鸭子是一个小男孩，也就十二三岁的样子，是明子几天前

在这里等活时才认识的。

鸭子比明子矮半头，但长得出奇的结实，脸蛋儿红黑红

黑，嘴巴总是油光光的，一看就知道，这孩子吃得很不错。他

的后背上插着一根两尺多长的细竹竿，竿头上立着一只灰褐

色的鸟。那鸟的腿上拴了一只活的铜扣，有一根两尺多长的

细绳连着铜扣和竹竿。那鸟常常飞起，但绝不超过绳子所能

允许的长度，在空中自由舒展地飞了飞，又很满足地落回竹

竿，把嘴在竿的两侧左擦一下，右擦一下，颤抖了一下身子，把

羽毛弄得很蓬松，仿佛一下长成了大个。

“它叫什么鸟？”明子的家乡有很多鸟，但从未见过这种嘴

巴古怪的鸟。

“叫蜡嘴儿。”

那天，明子急着要去五金店买两根锯条，没来得及与鸭子

好好说话。他对鸭子几乎还一无所知。

“你从哪儿来？”明子问。

鸭子立即变得困惑起来“：我也不知道。”

这简直不能使明子相信：“你怎么能不知道自己是从哪儿

来的呢？”

“我真不知道。”鸭子似乎有了一种孤单的感觉，更往明子

跟前靠了靠。

明子还是不能相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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鸭子回忆说：“我记得，我老早就住在这城里。我、爸爸，

还有两个哥哥，我们住在护城河上的一座大桥下。我们在

那里搭了一个小窝棚。但我知道，我们不是这个城里的人，

是从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来的。我记不得爸爸有没有说过

那个地方了。”

“他带你们来这里干什么呢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爸爸经常带着我们在大街上走。我和哥

哥们每人戴一顶棉帽子，爸爸也有一顶。我们每人还有一双

死沉死沉的皮鞋，走在大街上，很响很响。都是从各个地方捡

来的。爸爸在前头走，后头跟着大哥，大哥后面跟着二哥，二

哥后面跟着我。爸爸一定要我们挺着个胸膛走，谁哈腰，爸

爸就大声骂他‘熊样’。夏天，天就是热得要命，爸爸也不允

许我们摘掉帽子，说摘了帽子就会受凉生病。我们真的谁

也没有生过病。”

“怪不得你头上总戴着顶破帽子。”

“我爸爸特别爱干净，常在大桥下为我们洗衣服。他把衣

服在河边水泥台阶上使劲地搓来搓去，洗干净了，就挂在大桥

上晾干。好多好多，一晾一大片，有很多人在大桥上低下头来

看。那时，我们好高兴。”

“你们在哪儿做饭呢？”

“做饭？我们从不做饭，总是在桥洞里热一热现成的

饭菜。”

明子不明白。

鸭子说：“那些饭馆里，有很多很多人吃不完他们买的

菜。爸爸领着我们帮饭馆里干点活，他们很高兴我们把剩

菜用盒子和塑料袋装走，说省得他们费事。有一回，我们一

下装回三条大鱼来，那些鱼几乎没有动过筷子。我们吃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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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天，才吃掉。我二哥吃伤了，拉了好几天稀。可又吃了一

条鱼，却不拉了。”

他一口气说了一大串明子没有吃过甚至闻所未闻的好吃

的东西，进入了对那些菜肴的津津有味的回忆。

明子点点头，心里总算是明白了。

鸭子还说：“我爸还可能是个读书人。每天早上，他都叫

我们兄弟三人认字。他把字写在桥墩上，然后教我们念，

上 下 来 去⋯⋯我们坐在桥洞里，大声地念，桥洞

里嗡嗡地响。桥上的人就把身子趴在栏杆上，勾下脖子朝我

们望。我们就越大声地 下 去⋯⋯”念：上 来

明子打断了鸭子对往事的回忆，问道：“你现在怎么就一

个人呢？”

鸭子变得伤心起来：“那会儿，我们走到一个很热闹的大

街上，人特别特别的多。穿马路时，爸爸和大哥二哥都过去

了，我被一辆汽车拦在了马路这边。车特别特别多，一连串来

了好多辆，我怎么也过不去。我忽然听到爸爸在大声喊‘鸭

子’，我望过去，见到几个穿白衣服戴大盖帽的人把爸爸他们

扭到一辆车上去了。大哥和二哥也在‘鸭子鸭子’地喊我。我

听见一个大盖帽说：‘什么鸭子鹅的，不准瞎叫！’等终于没有

车再过，我跑过马路，早没有爸爸和大哥二哥的影子了⋯⋯”

鸭子要哭了。

停了好一阵，明子说“：你赶快回到那座桥下等呀。”

“我找不到那座桥了。后来找到两座桥，可都不是那座

⋯ ”桥。过了好多天好多天，我才找到那座桥

“见着你爸他们了吗？”

鸭子摇摇头：“家里的东西都不在了。不知是爸爸他们拿

走的，还是被别人拿走的。我在桥边等了好几天，也没等着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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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，我就离开了那座桥。”

“有几年啦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也许，他们被送回老家了。你该回老家去。”

“我不是说过了吗，我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。”

“你有口音！”明子忽然有了主意，拉着鸭子让他在各地来

的木匠们面前挨个说一通话，确认一下鸭子到底是哪儿的人。

四川的木匠说听鸭子的口音好像是四川的，湖北的木匠

说听鸭子的口音好像是湖北的一个什么地方的⋯⋯可又都说

不太像。最后，这些木匠们围到一起专门讨论这个问题，得出

一个共同结论：鸭子的话早串了音了，谁也不可能再认定他的

根一定是哪儿了。

于是，鸭子的脸上就有了悲哀。

明子就带鸭子重新回到他们原先坐的地方，一个劲地安

慰他“：总能找到你爸他们的。”

鸭子的境况，把明子又带到那种时常扰乱他的心的情绪

里。他默默地望着

马路对面是装饰华丽的百货大楼、钟表店、珠宝店⋯⋯

街上不时闪过一辆又一辆锃光瓦亮的小轿车，偶尔还会

有几辆豪华的大轿车首尾相衔极气派地行过，那里面坐着的

是长着各种颜色的头发但一律满面红光的外国游客；

时髦女郎挎着玲珑小包，好看地扭动着腰肢穿越斑马线；

拎着老板箱、 机的公司职员（或倒爷）在路腰间别着

边等待出租车；

明子想到了小豆村，想到了三和尚和黑罐，想到了木匠

们，想到了鸭子和自己。他很困惑，很迷惘。他默默地望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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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且只能是默默地望着。他有许多事情搞不清楚，有许多问

题想不明白。而且可能永远也搞不清楚想不明白。小时候，

老人们常在油灯下或月光下讲天堂，他也多少次饿着肚子、蜷

着身子梦见过天堂。但梦里的天堂，比他眼前的这个世界差

了远去了。他曾以为，眼前这个世界才真正是梦。然而，他清

清楚楚地看到了小汽车吐出的一缕乳白的轻烟，清清楚楚地

闻到了那些时髦女郎走过时留下的经久不散的让人迷糊的香

气。他甚至能用手去触摸这个如梦的世界。他力图用老人们

“福气”“、注入他脑子里的有数的几个概念 命”“、修来的”

去解释他眼前的一切。当他认为这一切有了解释以等等

后，他的心里好像很安静，很踏实。但以往的经验告诉他，用

不多久，这纠缠人的困惑和疑问，还会来纠缠他那颗还很懵

懂、很不会思想的脑袋的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鸭子问。

明子摇了摇头：“没有想什么，我在看街那边的树枝上有

一只被风刮上去的塑料袋。”

衣服油渍麻花的鸭子似乎并没有这些思想。

“我到街那边去，那边人多。”鸭子说着站起身来往马路那

边走。

明子忽然想起什么，叫住鸭子，问“：你现在还是靠吃人家

剩下的饭菜吗？”

鸭子很高傲地一摇头：“不。我自己掏钱买饭菜吃，想吃

什么就吃什么。”

“那你靠什么来挣钱呢？”

鸭子扭过头去，亲昵地望着竹竿上的蜡嘴儿“：靠它。”

“它？”

“你跟我来吧，反正没有人会偷你的漆板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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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子觉得鸭子的话说得也太奇怪，就跟着鸭子过了马路。

鸭子选了一块人来人往的地方站住，从后面取下竹竿夹

在腋下，捉住蜡嘴儿，摘下它腿上的铜扣儿。

“你要干嘛？”明子问。

鸭子朝明子一笑，双手一抛，将蜡嘴儿抛在空中。那鸟儿

就在空中飞翔起来，并升向高空。

“它飞了。”明子仰望着天空说。

蜡嘴儿越飞越小，后来竟消失在天空里。

“你怎么把它放了，你不是说要靠它挣钱吗？”明子除了更

加糊涂，还为鸭子觉得可惜。

鸭子却笑而不答。

明子在想：这鸭子的脑子是否出了点毛病？

“你看呀。”

明子再抬头仰望天空时，只见那只蜡嘴儿又飞回来了。

它在他们头顶上盘旋着，越旋越低，最后落到了路边的树

枝上。

“你能把它唤下来？”

鸭子摇摇头“：你能。”

“我？”

“它要钱用。你在手里抓五分钱硬币，它就会下来。”

明子将信将疑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五分钱硬币，用两只手

指捏着，举在空中。

这时，已经围过很多人来观看。

鸭子打了一个口哨，只见蜡嘴儿斜刺里飞下来，直落到明

子的手上，用坚硬的嘴巴啄了啄那枚五分钱，然后用嘴一拔，

将它从明子手中拔出，展翅飞开，飞到了鸭子的肩上。它低

下脑袋，一张嘴巴，那枚五分钱便又稳又准地落在了鸭子敞


